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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的“９０年代”

———评杨庆祥的《８０后，怎么办？》

唐　伟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面对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侵袭，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固化的生存现实，杨庆祥博士的《８０后，怎么办？》一
书，尝试提出８０后一代人的生存际遇问题。８０后要面对的“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并非判
然有别的两样东西，而实乃统一于９０年代发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制当中。从这一意义上说，追溯８０后“失败感”的
成因，我们应该首先回到可疑的“９０年代”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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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庆祥的《８０后，怎么办？》意欲尝试以一种如
作者所言的“有效的抵抗”方式来回应我们这代人

的生存处境。诚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８０后
亦不例外。而杨著的意义则在于，作者以一个历史

在场者、亲历者的身份，来质询身处其中的时代与

国度，在引起同代人强烈共鸣的同时，也不禁让人

想起布莱希特那首著名的《致后代》来：“当你们说

起我们的弱点
%

请你们也记得
%

你们逃脱的
%

这

黑暗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８０后，怎么办？》
道出的又不仅是８０后一代人的问题，而毋宁说是
中国青年人的问题，或根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

型症候。

　　一　历史是怎样虚无的？

在《８０后，怎么办？》一书中，“历史”无疑是一
个核心关键词。若做一个化约的理解，诸如“历史”

“现实”“时代”等此类词汇，作者并没有严格的学

理界限（也没那种必要），而应该是有着如出一辙的

所指。换言之，在一个语用的经验层面，“历史”

“时代”“现实”等大致是可以通约通用的。杨著遵

循历史化的思路当然可取，但问题在于，“历史”，究

竟从何谈起呢？基于８０后的成长经历（出生时间、
高校扩招）而设定的时间节点，能否作为“重新回到

历史现场”的起点？或换句话说，代际经验的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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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是否足以让我们确证８０后的历史位置？更
何况“历史”本身即是一个讨巧的说法，它貌似指出

了问题的方向，但含糊其辞的语焉不详，实际上并

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

解释了为什么《８０后，怎么办？》甫一发表就引起热
议，但相关回应也仍停留在了指向不明的“历史”

上，后续深入的讨论却没了下文。

对８０后一代人来说，成长的轨迹，并不需追溯
太远，打我们记事起的历史，其实就近在咫尺。相

对于模糊不清的“历史”托辞，我更倾向于从“历

史”堆中寻找一处清晰可靠的标记。在书中，杨庆

祥谈到了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及新世纪，各不同时代的
历史性事件对８０后有着不一样的历史记忆。８０年
代，８０后年龄太小，还未成年，历史认识尚不具备
成熟的历史主体；新世纪还才刚刚展开，历史化的

意味似乎还不够充分；对８０后一代人来说，真正具
备那种参与性历史感的当属９０年代。

但９０年代在何种意义上对８０后构成一种对
象化的历史认识，也并非不证自明。在《８０后，怎
么办？》中，杨庆祥也提到了９０年代，对于１９９２年
启动的“市场经济”，“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

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没体

验到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１］２５但问题在

于，对没有辍学并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的杨庆祥来

说，“市场经济”或许并没什么实质性影响，但另一

方面，对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辍学的杨的同学而

言，他们的历史从辍学那一刻起，已然开始改

写———我相信辍学打工的那一年，必定会进入这些

人的成长记忆之中。

在《８０后，怎么办？》中，“９０年代”同“市场经
济”大约可以划等号。当然，若仅就９０年代“市场
经济”的历史叙事而言，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杨庆祥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资本主义文

化矛盾》的绪论中，贝尔一开始就援引尼采《强力意

志》序言中的一段话带出“虚无主义”的话题，并进

而探讨了“虚无主义”的理路。在贝尔看来，正是

“理性主义和精密计算”才是导致尼采所谓虚无主

义的根源所在。抛开中西方语境转换的繁琐论证，

概而言之，“市场经济”的“理性和算计”无疑也是

助长中国人虚无主义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

说，“９０年代”对８０后而言，或许是某种“双重的遗
忘”：既没有意识到“时间开始了”的历史起点，同

时又小看或者说弱化了经济理性虚无的一般功能。

也就是说，对８０后而言，“９０年代”首先开启的是
一段分化、分解８０后命运的历史———以绝大多数
８０后们的学习经历为例，尽管１９８６年４月就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根据义务教育法

规定，我国适龄儿童必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８０
年生人６岁入学为例，完成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起
码也要等到 １９９５年。杨庆祥的同学辍学南下打
工，有的可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但也极有可能

因“市场经济”提供的机遇，早早辍学加入了南下打

工的行列。换言之，“８０前”们之前那种统一的历
史形态，对这一代人而言已不再可能，而在此历史

分化分解的过程中，经济理性则进一步强化了历史

虚无的进度。

源自９０年代的“市场经济”今天仍在继续，但
对置身其中的８０后来说，在“市场经济”润物细无
声的历史足音中，如若仍想寻找那种与宏大历史共

振的切入点，无异于缘木求鱼。在此意义上，“历史

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或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社会如何结构？

不管怎么说，借“９０年代”和“市场经济”来分
析８０后历史虚无主义的成因，多少有点小题大做
的意味，这对杨庆祥在书中讨论到的高房价、韩寒

郭敬明以及小资产阶级等诸多社会现象和文化现

象，也难免有一叶障目的嫌疑，可能还在一定程度

上偷换了杨庆祥所谓的“历史”概念。但这种“简

单粗暴”直奔主题的方式，并不是为打捞起“市场经

济”的真身，而是只为阐明这样一个题旨：“９０年
代”可能远比我们经历的要复杂，也更鬼魅。

《８０后，怎么办？》一书的另一关键词是“失败
感”。在书中，杨庆祥一再提到“日益板结的社会结

构”，并试图“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清理出成因起

源。也就是说，杨庆祥所谓的“失败感”，其实是在

社会结构以及宏大历史的意义上来言说的，质言

之，８０后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根本找不到自己
稳固的位置。在杨庆祥看来，一些８０后小资产阶
级的生活理想，最终不过证明是幻梦一场。而从某

种意义上说，杨文最终的努力正是为唤醒“８０后厘
清自己的阶级”意识，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在

我看来，这或许也是《８０后，怎么办？》一书的最大
价值所在。

但前提性的问题在于，“社会结构”又从何说起

呢？或换句话说，对８０后而言，中国自９０年代以
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是否很大程度就是由“市场经

济”来一手完成的呢？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杨

著或本文所谓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或城乡结

构之类，而是一种现代文化意义的社会结构。对于

后一问题，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考察日耳曼和地

中海史前时期最古老的社会分化时，他的做法倒是

对我们有一定启发意义，韦伯认为，日耳曼和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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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史前时期的社会分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部分是

由宗教因素决定的，无论如何都不是主要由经济因

素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贝尔在分析社会结构时

比韦伯更进了一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

尔反思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经济决定论，他把现代社

会分解为经济—技术体系、政治、文化三个并不相

一致的领域，认为这三部分各有其独特模式，它们

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也正是这不同领

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所谓的社会

结构也唯有在顾全这三者的意义上才能得以确证。

我们注意到，杨庆祥在书中描述的８０后的“失
败感”，始终是放在“财富快速增长、ＧＤＰ领跑世
界”的大国语境中来展开的。与其说这是毫不相关

的两件事，不如说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这跟作

者在文章后来所说的８０后要面对的“全球化的资
本剥削体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两个

庞然大物一样，这两个庞然大物很可能也是如出一

辙。这正如黄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虽然改革

三十多年来，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相互作用下所形成

的国家体制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

源所在，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

体。而杨庆祥在文中也这样指出：“经过三十年市

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恐怖的阶级已

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

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

本。”［１］１０２如果杨庆祥所言非虚，那么要问的是，权

贵资本阶级垄断地位的合法性，究竟是谁赋予的

呢？权贵资本阶级积累起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

资本，难道是９０年代所谓“市场经济”运行的历史
性后果？

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无法绕开“市场经

济”来谈９０年代的社会结构，而另一方面，仅仅借
助“市场经济”的单一叙事，又无法解释清楚一些问

题（在此以往，我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即大小问题无

一例外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的原罪）。而恰恰正

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无比吊诡的一个现象是，尽管

中国９０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规划于９０
年代初已启动，但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

在谈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时，总是习惯于将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剥离开来，把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缩减为“市场经济”，或将

“市场经济”直接等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纵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

“社会主义”体制下运行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

济”划等号。

这里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社会

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概念差异性，当然不是玩文

字游戏，也不仅仅是为凸显中国“市场经济”的“社

会主义”前提限定，而是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这一表述，既不能被随意缩减为“市场经济”，

也不能被解读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看

到，在官方正式的会议与文件中，从来都是完整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江泽民就曾重申过这点：“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搞的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

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

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性

质。”套用邓小平的那句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

场经济”，但社会主义所“搞”的市场经济并不等同

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自９０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政制规划中，“社会主义”无疑带有强烈意识形

态色彩的政治规定性。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概念框架中，不管社会结构的全部复杂性能否

充分展开，至少，政治的维度被引入了进来。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来理解８０后“历史虚无主
义”的成因，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或者说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光谱的检视下，我们能更加清晰

地观察到所谓８０后“历史虚无主义”的真相所在：
“历史”从一开始就被人动了手脚，“虚无”自然也

就在所难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庆祥在《８０
后，怎么办？》一书中提的真实“抵抗”问题，重要的

或并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抵抗，而是去指认并寻找

到一个真实的抵抗对象。

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

被经济地简称为“市场经济”，以及这一简称究竟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规划的结果，还是一种集

体无意识地共谋？质言之，９０年代“市场经济”的
政治规定性，是如何丧失而趋于隐匿无形的？这已

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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